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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迪丝·布朗在《都是为了你
好》这本书中说：“父母自欺欺人的
通病就是，他们为孩子做的一切，无
论如何满足了他们自己，都说成是
为了孩子。这种说法表面上有理，
其实很荒谬。我们下定决心一切都
是为了孩子好的那一刻，已经在不
知不觉中阻碍了孩子的正常发展。”

许多家长从孩子出生起，就给
孩子设计好了成长方案，他们按照
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来塑造孩
子，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孩子。
他们自以为是为孩子好，是对孩子

负责任，殊不知这样做严重违背了
儿童成长规律，背离了人类自然的
成长天性。

这些家长确实没少为孩子操
心、受累，他们喋喋不休地告诫孩
子，甚至训斥、辱骂孩子，孩子却照
样我行我素，甚至与家长对着干。

“好心”为什么没有好报？孩子
为什么不听家长的话？家长为何出
力不讨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
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孩子
本能的反应首先就是反抗。

孩子不听话，究其原因是家长
不尊重孩子的意愿，而且不懂得说
话的艺术，甚至简单粗暴。

当恶言恶语充斥孩子的耳膜
时，孩子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发号
施令和监督是教育吗？有教育的
艺术和智慧吗？有理解和尊重的
成分吗？孩子接到家长的一个个
指令时，感到处处被严管着、支配
着，没有宽松的氛围，没有愉悦的
心情，何谈教育？没有人喜欢自己
面前天天站着一个威严的“权威人
士”，也不会有人愿意天天被控制
着，心甘情愿接受别人强加给自己
的事情。

“都是为了你好”，是父母对孩
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孩子最
不乐意听的一句话。

大家一定对下面的场景不

陌生：
父母给孩子报了钢琴、英语、舞

蹈、美术、奥数等特长班，每天马不
停蹄地接送孩子，陪孩子考各种证
书。孩子偶尔流露出不满情绪，妈
妈就不耐烦地说：“你还抱怨呢，爸
妈这么累，花掉这么多钱，到底为了
啥？还不是为你的前途着想，为了
你好，你却不领情！”

高中分科时，孩子本来喜欢文
科，妈妈却瞒着儿子报了理科。儿
子要求改过来，妈妈却说：“学文
科有啥出息，学理科就业面宽。
妈妈关键时候帮你把关，还不是为
了你好！”

星期天，孩子在看《 三国演
义 》，妈妈一把夺过书：“看这种闲
书有啥用？学习任务这么重，有空
多做些数理化练习题！”孩子刚要辩
解，妈妈不容分说：“我不管你谁管
你，这不都是为了你好！”

孩子的所有活动，父母事无巨
细都要干预：“听我的，没有错，都是
为了你好，我要不是你爸（ 妈 ），才
懒得管你呢！”

让我们静下心来，拷问自己的
良心——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是
为了孩子好吗？答案是否定的。

请看孩子们的控诉：
“我爸硬逼我练钢琴，从来不考

虑我的兴趣。我坐在练琴房如同坐

牢房，有时真想把手指剁掉。他口
口声声说为了我的前途，实际上是
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

“我妈不征求我的意见，就给
我报了奥数班。我还没说不去，她
就抹眼泪。有时我想，她这样强迫
我，到底是为了谁好，我真怀疑她
的动机。”

“我爸爸非常强势，常常是说一
不二，从来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内
心长期压抑，说不定哪天就崩溃
了。有时我怀疑他是我的亲生父
亲，要不怎么一点儿也不理解我，只
顾他自己的感受呢！”

要求孩子听话是一种强权式教
育手段。强权式教育手段的确能
培养出百依百顺、亦步亦趋的孩
子，按照父母的标准，他们是“听
话”的孩子，是“乖孩子”，但这个

“听话”的代价太大了，“乖孩子”的
背后埋下了很大的隐患”。他们被
父母培养成了木偶，任意由父母摆
布。他们唯唯诺诺，处处看父母脸
色行事，事事等父母替自己作决
定。这样的孩子缺乏主见、不会独
立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就会感
到无所适从。他们不能独当一面，
自然也谈不上开拓创新，大多不会
有多大成就。

（摘自《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
己》贾容韬 著）

成都军区唯一拥有直升机的是
第13集团军所属陆军航空兵某团，
被地震困在映秀镇的陆航团团长
余志荣一直在尝试各种办法与外
界联系。

余志荣对自己的飞行员很有信
心，直升机很快就会到达，目前最
重要的是开辟降落场。他并不熟
悉映秀镇的地形，看到球场坝聚集
了数百名伤员，便决定在电厂食堂
前的空地上建立降落场，以便就近
运送伤员，但那块空地只能勉强供

直升机降落，还得先砍掉边上的三
棵大树。

副镇长徐红军带着民兵连长张
仕力、龙治等人开始砍树。他们从
五金店找来几把大砍刀，这刀还没
有开刃，他们累得筋疲力尽，手臂酸
麻，却进展不大。龙治对余志荣说：

“那边的福堂坝可以停十几架飞
机。”余志荣连忙过去查看，最后决
定在福堂坝设立降落点。

龙治丢下卷了刃的砍刀跑到福
堂坝时，看到那里已经铺好了降落
指示标志。药厂保卫科科长董成宇
将厂里的红色标语横幅找出来，余
志荣在地上铺成红十字形状，卫生
院的医护人员则吭哧吭哧地将12
名重伤员抬向那里。

5月13日早晨，在把医院工地上
的大批伤员抬上球场坝安置点后，就
有人告诉崔彬，下午会有直升机降落，
要卫生院负责挑选12名伤情较重的
病人先送走。这个挑选工作还未完
成，几个听到消息的家属已经将自己
的家人抬到了福堂坝，这个景象正是
未来两天降落场混乱场景的预演。

事实上，映秀镇在这一天还不
是陆航团的救援目标。很多人在这
一天听到的直升机声音，看到的飞
行灯，是陆航团在尝试进入汶川。
不过，13日晚上许勇向映秀镇的突
进以及随后的报告，让陆航团14日

的第一架直升机就直奔映秀镇。
陆航团参谋长杨磊驾驶第一架

直升机起飞，第二架紧随其后。在
凤凰山机场还有三架直升机待命。
如果前两架先遣直升机降落成功，
后三架将直飞汶川。

杨磊在14日早上8点多钟到达
映秀镇上空，他看到福堂坝上铺着
红十字，下面还有士兵挥着红旗指
示下降，于是飞过去准备降落。但
是，从二台山到春天坪的高压线挡
住了下降路线。那些电线十分隐
蔽，杨磊将直升机悬停在近百米的
高度，左右转圈寻找，最后决定在中
学前的坝子上降落。他向下面的人
打手势，让他们穿过滨河桥。直升
机在河边找到一块空地降下。

杨磊感觉好像来到了一个被原
子弹袭击过的地方。到处是残垣断
壁，地上躺着伤员，担架用塑料布盖
着，尸体也四处摆着，气氛凝重，像
人间地狱。

杨磊问：“首长，我们下一步怎么
办？”许勇说：“去看一下汶川和茂县。”

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空中“视
察”，处于信息迷雾中的几个孤岛首
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汶川县城的几
块平地上挤满了人，无法降落，但能
够清楚地看到房屋倒塌并不严重。
杨磊继续飞行，最后在茂县降落，州
委书记侍俊一行进入县政府，了解

到了详细灾情。随行人员拍摄了大
量照片和视频，它们将很快被传播
出去，所有人的担心终于暂时缓解
了。指挥部现在可以断定，以映秀
镇为中心的方圆12公里范围内，灾
情最为严重。

关于汶川的最新消息在映秀镇
迅速传开。这一天，周红令在中学
前的降落场协助转运伤员，在指挥
部的任勇看到了汶川的照片，兴冲
冲地跑去告诉周红令。他的脚已经
受伤，拄着拐杖，老远就冲着妻子大
喊：“红令，红令，汶川有消息了！”他
是如此激动，以致被一块石头绊倒，
拐杖都甩了出去。他趴在地上时还
不忘说：“我们这儿才是震中的震
中！”周红令不太相信：“汶川没事
吗？”“没事，我看了照片，她们肯定
没事！”

不过，在映秀镇之外的地方，信
息的传递和认同没有这么容易。

14日中午，在后方指挥部，汶川
仍然是优先考虑的救援目标，媒体
也都在放大“汶川大地震”这个信
号。看到许勇在映秀镇停下，他的
部下有些担心：“既然汶川才是全国
关注的焦点，是不是应该继续挺
进？”许勇发火了：“我是来救命的，
哪里灾情最严重，哪里就是战场！”

（摘自《汶川地震168小时》张
良 著）


